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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以化人

王群力

从没想到，在父亲离开我们 20 多年之

后，他曾经的同事和学生们，还为他专门出

了一本书《王士伦文物考古文集》，甚至特意

开了一场以这本书为主题的研讨会，从下午

2 时聊到 5 时半。座谈会上，我忍不住哽咽，

拿起毛巾擦眼泪。大家还这么记得他。我

很震动。

有 12 个字可以概括父亲的生前身后：

事业伟大，人生值得，后继有人。

1953年，父亲有幸从“华东革大”被选入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1954年，被选派参

加北京大学“考古训练班”。初步接触地下

考古以后，很快就被明确跟随朱家济先生从

事文物研究工作。当时叫“研究组”，而地下

文物发掘，叫“调查组”。跟他同时进入文管

会的牟永抗先生就在调查组，组长是沙孟海

先生。

牟永抗先生跟我说，“良渚发掘 40 年，

就是斗争的 40 年。”是啊，人家要建设，要吃

饭，要开发。你却要发掘，保护。但今天如

果你阻止良渚文化研究，余杭人民首先不答

应。因为大家的认知改变了。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杭州对中东河进行

改造，父亲说应该保护河岸两侧的民居。建委

的人像看“外星人”一样看待父亲，说什么呢？

到了2022年11月7日，杭州一位老领导

在“两宋论坛”发言，提出应恢复以沿中河、东

河“倚河而居”为特色，杭州人历代沿中河、东

河“倚河而建”、“倚河而居”的历史风貌，彰显

杭州城市独有的历史文化特色。

翻看父亲的《王士伦文物考古文集》，都

是他的代表作，很多有意思的照片，百看不

厌，记录了浙江省文物考古事业的历史。父

亲和牟永抗先生 1954 年在北大考古训练班

发掘工地的合影，风华正茂，意气风发。

父亲邀请著名建筑师吴寅一起去浦江

调查古建筑。吴寅是湖滨公园设计师之

一，还有保俶塔，西泠印社后山那个洞，以及

北面那条台阶路，也是吴寅设计的。

1986 年，著名的湖州飞英塔维修完成，

父亲与国家文物局工程师祁英涛等专家

合影。第一排最右蹲着的黄滋，是文集序言

作者，后来成长为浙江省古建筑研究院院

长。

回看这些合影，再次被父亲感动。

忆父亲：事业伟大 人生值得
戴强

1949 年 5 月大军南下，爸爸和

妈妈本来家乡已经解放，战争的

硝烟已经离去，但你们选择了南

下开辟新区，建设新区历史担当。

本来，你们已经迎来了和平，

但你们却又重新面对战争，不怕

牺牲，南下新区，毅然来到了浙

江，战斗工作了七十余载，贡献了

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女。

年轻时的妈妈，明媚娇艳犹如

花一般。我常常拿起我与妈妈的合

影，望着她慈祥的笑容，仿佛又听见

了她那浓重的山东口音“小戴，你怎

么不来看我？”“小戴，明天一定来，

一定要到医院来！”无论在望江山疗

养院，还是浙江同德医院、一一七医

院，我探望父母亲后，她都这样一再

嘱咐我。不知她枕着多少思念与牵

挂入眠。我仿佛又看到了她望眼欲

穿的目光与泪花，此时她已90高龄

了，我好像又回到了那动荡的年月

⋯⋯

1970 年 10 月某晚，绿皮火车

驶进了阴冷的金华火车站，年轻

的妈妈在站台上小跑着，并大声

喊着：“小戴，你要去哪里？”我探

出 身 子 ，高 喊 着 ：“ 妈 妈 我 在 这

里。”火车停车 12 分钟。妈妈看到

我后，满脸都是泪花，嘱咐我：“到

了贵州后一定听大舅的话，当个

好 兵 ，争 取 早 日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当年的这一幕，多年来历历

在目，不能忘怀⋯⋯

这些都仿佛是昨天的事，至

今难忘，我们想您，真想您，好想

您，亲爱的妈妈。

妈妈出生农家，是山东省新

泰市西张庄乡西张庄人，外婆韩

大娘，是当地有名的抗日家属，妈

妈是长女，下有一个妹妹与一个

弟弟。外公早逝，是个教师，也是

个中医。1943 年妈妈 17 岁，在大

舅韩顾三的带领下，参加了革命，

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不

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9 年 10 月，妈妈生下了我，

我是她唯一的儿子。爸爸妈妈：

联想到你们的青春岁月、靓丽多

彩、丰富厚重，你们永远是共和国

的有功之臣，我们儿女的学习榜

样。

生当做人杰
死亦为鬼雄

赞羊

十年前，姨妈电话告诉我，陈阿姨病重

垂危在家，我心里一下子紧缩了。一位 93 岁

的医生，病重垂危没有住院，却在家里呆着，

那是个什么事？一定是治疗无望了。

匆匆地赶到她家，急急地敲门，门内传

出的声音再三问：你是谁呀？就是不开门。

过了一会，门开了。一位老年妇女说：报上

了你的名字，陈医师才同意开门的。

进入卧室，看到了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

阿姨，她艰难地说：“我这个样子，不想见人

了，你还来看我⋯⋯”

一句话，我什么都懂了，一生爱美如生

命的阿姨，她不愿意让人看到今天的模样。

阿姨的一生，是美丽的一生，她要将美丽永

远留在这个世上，我太了解她了，她就这样

自尊自爱。可我，能在她生命弥留之际，不

作生死之诀吗？我不愿意让她看到我当时

的表情，悄悄转过了身。

心照不宣，我和阿姨都知道今天是最后

的一面，能让阿姨留一点什么做纪念，我环

顾四壁，目光留在了她的写字台上，那压在

玻璃板下的老照片，我说：阿姨，给我一张照

片留作纪念好吗？她点头表示同意。我抬

起玻璃拿了一张她的中年照片，她挣扎着起

身，用颤抖的手，歪歪扭扭地在照片

后写下她生命中最后的一排字：

永恒的友谊就将照片作为纪

念 陈梅君，时年93岁。

最后一面最后一面


